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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1.苏联在其前领土上的解体伴随着各种武装冲突的爆发。前苏联在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共和国直到今天都还受到这些冲突的严重影响。考虑到苏联帝国和它的继任者俄罗斯的历史，这种趋势并不令人吃惊，这个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通过相当程度的武力和事实上的野蛮行径来征服并维系其自身的生存。
2.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土冲突主要属于政治与种族性质的冲突，同时这些冲突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这就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实质。解决这个冲突的困难在于，世界上大部分公众对该冲突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不像少数的专家）。本书首次给广泛的国际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以弥补这种信息不足。

3.该书明确主张赞成以政治的、和平的手段解决冲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继续不仅会破坏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稳定，而且还会引起该地区新的武装敌对行动。作者深信有很多解决冲突的和平方法，尤其是国际组织发挥的关键作用。作者提出了几个可能的方案建议。
4.通过研究，作者希望德国和国际公众对纳卡冲突的历史背景有进一步的了解。
5由读者来决定作者的目标是否达成，作者希望读者享受阅读该书的过程并像作者本人进行研究时一样发现一些惊喜。
第二章 卡拉巴赫历史：从古代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
1.现在被称为纳卡的地区，在公元一世纪曾是Arsakh /卡拉巴赫省的一部分（该省属于高加索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语 “Arsakh”最早出现在被喻为“风之地”的阿维斯塔。
2．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不要与现在的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混淆）是阿塞拜疆北部最早出现的国家。阿尔巴尼亚语构成了高加索语东北部分支语言的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有他们自己的字母表和文化。阿尔巴尼亚基督徒纪念碑跟亚美尼亚的明显不同，而这些阿尔巴尼亚人被视为现代阿塞拜疆人的祖先之一。
3.卡拉巴赫/ Arsakh这个历史地区是高加索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省之一。法丽达马梅多娃对Arsakh /卡拉巴赫的词源和历史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4.卡拉巴赫/Arsakh曾被Arsakid王朝的阿尔巴尼亚统治者征服，后来在第六世纪和第八世纪被Mikhranid王朝的阿尔巴尼亚大公爵征服。Arsakh是现在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本书后面将简称为“纳卡”）的一部分，并且也曾是密尔草原的一部分。它在不同历史资料中有不同的名字：如公元前一世纪的古代作家叫它“Orkhistena”，又如在第五世纪到第十八世纪间的阿尔巴尼亚和亚美尼亚的历史资料中叫“Arsakh”，再如格鲁吉亚和波斯的历史资料中叫“卡拉巴赫”。
5.中世纪阿拉伯作家和旅行者（包括Yakubi，al-Kufi，al-Masudi, al-Istakhri，Mukaddasi和Yakut al-Khamavi等）的作品证实，包括卡拉巴赫地区在内的阿塞拜疆居民讲的是一种叫“Aranian”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当时阿尔巴尼亚语的一种。根据阿尔巴尼亚历史学家Moses Kalankaytuk的说法，在库拉河和阿拉克斯河之间的地区被称为“Aran”。到了十二世纪“Aran”被土耳其语“卡拉巴赫”代替。
6.公元313年，基督教成为阿尔巴尼亚国教，从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开始基督教（罗马教）在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地区传播。第八世纪初，Arsakh及整个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渐渐改信伊斯兰教。“面对伊斯兰教扩展的局面，亚美尼亚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伊利亚通报阿拉伯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已经准备反抗阿拉伯人。哈里发没有注意到细节并命令把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合并到亚美尼亚教会去。”

7.这就是纳卡地区阿尔巴尼亚人所谓的去宗教化的开端，从此他们失去了自我身份。1836年俄国沙皇解除了阿尔巴尼亚大主教的职位，其财产也被移交到亚美尼亚教会。1909-1910年间完成了对阿尔巴尼亚教会带宗教政治色彩的破坏。俄国神圣宗教会议批准了亚美尼亚宗教会议Echmiadzin去毁坏主教管区的下级各省的旧的档案材料。许多史学家和研究学者确信，当时还存在的阿尔巴尼亚教会的档案材料也被破坏掉了。

8.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八世纪，经过了这艰难的1200年，卡拉巴赫成为了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由于独立国家阿尔巴尼亚的解体，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属于第九到第十世纪的阿塞拜疆国家Sajids、第十世纪的Salarids以及第十到十一世纪的Shaddadids。十一世纪中叶土耳其人Seljuq入侵阿尔巴尼亚独裁国家并占领该地一个多世纪。在第十二世纪头25年，卡拉巴赫成为了阿塞拜疆Atabey-Ildenizid国的一部分。1136年Seljuq苏丹Masud Atabey任命Shamsaddin Eldenniz为奥兰/卡拉巴赫的王子。第十二和第十三世纪, Khachen公国在Arsakh兴起，根据I.A.Orbeli的记载，它属于“古代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在第十三世纪30年代，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包括卡拉巴赫）的历史性领土被蒙古占领。

9.从第15世纪开始，卡拉巴赫可汗加上了“melik”（世袭封建主，近东及中东一些国家中小封建诸侯或官员的称号或职位，译者注）（《列国志-阿塞拜疆》，43页）的头衔。很明显，melik的统治源于对卡拉巴赫-Arsakh的限制，后来传播到了阿塞拜疆的Sheki汗国，在卡拉巴赫地区melik统治的拥护者大都接受了这一点。在他们给俄国沙皇的信中，卡拉巴赫的meliks称他们自己为“阿尔巴尼亚Arshakids的后裔”。阿尔巴尼亚的王子们的称谓是“melik”，不像亚美尼亚人的头衔“Ter”或者“Nacharar”。没有一个阿尔巴尼亚selik的姓氏来源于亚美尼亚王朝。

10.同样地，从16世纪到20世纪，卡拉巴赫、埃里温、占贾和Zangezur都不被认为是属于阿塞拜疆地区的。由亚美尼亚牧师Oganes Shakhkhatun建立的统治王朝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使苏联时期亚美尼亚的资料中也反复提及这一点。从1410年到1827年，包括现今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在内的地区，在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中在根本就不存在亚美尼亚统治者。（参见附录中埃里温汗国统治者名单）

11.在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卡拉巴赫成为了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战场。为了解放该地区受波斯和土耳其统治的人们（主要是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卡拉巴赫melik的儿子Israel Ori（1691-1711）访问了意大利、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公国，以计划能够得到欧洲势力的支持。然而，Ori的计划由于他的早逝而被搁置。

12.18世纪在凯瑟琳二世的统治下，卡拉巴赫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个叫做Potemkin的计划声称：“引起波斯的混乱，占领巴库、德班特和其他地区，吞并吉兰省,以阿尔巴尼亚的名义宣布这些被占领的领土是大公国Constantine Pavlovich/君士坦丁堡的今后的遗产。”俄国政府建立一个阿尔巴尼亚独裁国家的意图也与历史事实一致。俄国将军A.V.苏沃洛夫（他与卡拉巴赫melik有关系）曾领导了解放卡拉巴赫的一个主要战役。亚美尼亚历史资料证实，苏沃洛夫的计划也是占领阿尔巴尼亚领土和埃里温（该地属于阿塞拜疆埃里温汗国）周围地区。

13.在18世纪中叶，阿塞拜疆可汗Panakh建立了卡拉巴赫汗国和Panakhabad（该地后来改名为Shusha并且成为汗国的行政中心）的要塞。1795年，卡拉巴赫人成功抵制了伊朗的入侵。18世纪早期卡拉巴赫汗国和俄国沙皇发展了友好的关系。阿塞拜疆作家及政治家Molla Panakh Vagif(ca.1717-1797)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14.对史实的分析表明，卡拉巴赫-Arsakh是阿塞拜疆这个国家历史上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纳卡地区也因此从那时起就是阿塞拜疆古老的一个省。

第三章 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波斯战争及卡拉巴赫汗国在阿塞拜疆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1.在萨非王朝时期（1501-1736），阿塞拜疆领土被分成了四个不同的省都辖区：社凡、卡拉巴赫（或叫占贾）、Chukhursaad(或叫埃里温)和阿塞拜疆（或叫大不里士），这些辖区受波斯伊朗王统治。

2.直到1736年，Shahverdi王朝都称这些辖区的beylerbey为“可汗”。接下来，随着1747年波斯王死于国内暴乱以及波斯中心权力的减弱，20个汗国（公国）在阿塞拜疆领土上发展。
3.卡拉巴赫省都辖区包括库拉河与阿拉斯河之间的大片区域，这里坐落着Kasakh、Shamshadin、Lori 和Pambak。卡拉巴赫的第一个辖区首领是一个来自阿塞拜疆部落Ziyadoglu王朝的Shahverdi苏丹。他在16世纪40年代被波斯伊朗王Tahmasb一世任命。

4.卡拉巴赫汗国是阿塞拜疆各汗国中最重要和最大的政治中心。它的建立者是Panakh Ali-Bek Javanshir（1747-1763），他是18世纪阿塞拜疆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它的人口的大多数构成了阿塞拜疆的部族（如Otuziki、Javanshir 和Kebirli）
5.在卡拉巴赫的山区，5个melikdoms: Khachen 、Varanda 、Talysh (或者叫古利斯坦) 、Dizak 和Jeraberd 开始融合；它们由阿尔巴尼亚Meliks领导。这些meliks完全依赖于卡拉巴赫可汗并且没有自己的独立政策。许多附庸的meliks一直为独立而斗争，Panahk可汗发动了许多战役来反对这些meliks,他成功的做到了这点。

6. Panahk可汗在加强其可汗权力的战斗中，对主要住处和首都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Panakh可汗来说，在Bayat修建的堡垒（1748年）逐渐成为了他的主要居住地。后来这里变成了Askeran和Shabulag的要塞并最终成为了Panakhabad（今天的Shusha Galasi）的要塞（建于1751年）。随着Shusha新首都的建立，Panakh可汗开始统一阿塞拜疆其他汗国。

7.“决不接受波斯的地区政策”。早在1752年，伊朗王的继承人、军队指挥官穆罕默德·哈珊的可汗Qajar攻击了卡拉巴赫汗国，战役失败他退回到波斯，这场战役是为了加强权力。然而，和平是短暂的，1759年由Fatali的可汗Afshar（他是Nadir伊朗王最有名的将军）领导的一只3万人的军队再次攻击了卡拉巴赫汗国。Afshar本可以占领阿塞拜疆南部所有地区和卡拉巴赫的一些行政区，然而在Shusha的决定性战役中，Panakh的军队取得了胜利。由于战争失败以及冬季即将来临，Fatali可汗被迫向Panakh提出休战。

8.后来，Panakh可汗甚至可以击败Fatali可汗的盟友即波斯新的统治者Karim可汗Zand。然而由于伊朗王的背叛，Panakh可汗在波斯的Shiraz以人质的身份度过了余生。他被埋葬在Imaret的Agdam。但是，卡拉巴赫汗国却一直保持了主权和独立，并且在Ibrahim Khalil可汗的领导下成为了阿塞拜疆最强大的汗国。阿塞拜疆作家Molla Panakh Vagif，自1769年起担任Ibrahim Khalil汗国的维齐尔（即宰相，伊斯兰教国家元老，高管。译者注），他非常认可卡拉巴赫汗国对阿塞拜疆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9.直到1794年底，伊朗王宗教领袖穆罕默德可汗Qajar发展迅速，因此阿塞拜疆各汗国面临的来自南部的危险剧增。在Ibrahim Khalil汗国的鼓动下，一个由阿塞拜疆各汗国（包括卡拉巴赫、埃里温和塔累什）和外部势力组成的反Qajar联盟开始形成。由于和乔治亚沙皇Irakli关系良好，Ibrahim Khalil可汗与他的盟国得以抵抗来自Qajar的威胁。Molla Panakh Vagif因此事作为特使被流放到第比利斯。
10.卡拉巴赫汗国其它部分的安全战略向北转移。南高加索和俄国军队的联系在加强，有人建议他们应该组成盟军。卡拉巴赫可汗和阿塞拜疆北部的其他可汗的这些活动使波斯统治者Aga 穆罕默德可汗认识到，他不得不制造新的威胁以抵抗阿塞拜疆各汗国。所有的可汗都服从了，只有卡拉巴赫可汗准备用军事力量去捍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11.伊朗王是不会容忍这种“不服从”的，他着手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1794年卡拉巴赫可汗与乔治亚沙皇二世的联军击退了最初的攻打。一年后宗教领袖穆罕默德可汗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伊朗王以及由法国军官带领的8.5万人的强大军队向卡拉巴赫进攻。Shusha(由1.5万卡拉巴赫人守卫)被包围但是他们坚持抵抗了33天。最终，伊朗王派人和Ibrahim 可汗进行谈判，而他并不打算放弃抵抗。在1796年2月宗教领袖穆罕默德可汗进行了快速撤退：伊朗突然发生了骚乱，俄国增加部队到它与阿塞拜疆的边境。

12.1796年春天，B.A.Zubov将军领导的俄国军队在与阿塞拜疆之间进行的战役中大胜。阿塞拜疆的许多城镇（包括德班特、巴库、库巴、 Shemakha 和占贾）被占领。为了防止被攻击，Ibrahim Khalil可汗送给俄国人许多礼物并承诺忠诚于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然而，俄国人并没能够长期占领阿塞拜疆。1796年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驾崩，她的继任者保罗一世命令俄国部队撤出阿塞拜疆。

13. 伊朗王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视这些事情为天赐命运，并于1797年再次包围首都Shusha，在进攻之前，他通过巧妙的诡计来拖延战争。伊朗王命令进行屠杀，在屠杀中，死者还包括作家兼维齐尔Molla Panakh Vagif。而伊朗王宗教领袖穆罕默德本人在Shusha被本国竞争者谋杀。在包围Shusha期间，Ibrahim Khalil可汗在破坏敌人的炮兵时成功进行了突围。但是可汗返回要塞的路被波斯人切断。经过许多努力，可汗和他的部队打出了一条通往Dzharo和Tali的道路。可汗整整三个月不能回到其在Shusha（该处被波斯人洗劫）的要塞。伊朗王Fatali于是试图与Ibrahim Khalil可汗通过建立外交关系达成共识，在这个目标上他是成功的。

14.19世纪初俄国的高加索政策引发了比较活跃的活动，最初是和格鲁吉亚建立了关系，最终和阿塞拜疆建立了关系。1803年Tsitsianov将军（他自1802年起成为俄国军队在格鲁吉亚的最高指挥官）攻打了Dzharo-Belokan地区，1804年攻打了占贾汗国。很明显，卡拉巴赫汗国在抵抗俄国时没有受到保护，Ibrahim Khalil可汗试图援助占贾的Javad可汗，但也无济于事，他能做的就是把Javad可汗的两个儿子藏在Shusha。

15.由于卡拉巴赫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自然资源，Tsitsianov将军开始了与Ibrahim Khalil可汗的外交战争关系，这种关系是威胁和建议的复合物。他们唐突地建议可汗更换为俄国国籍。考虑到卡拉巴赫南部刚刚被入侵和1804年的俄国-波斯战争，卡拉巴赫可汗面临着困境。周围的大国——波斯和俄国都希望吞并卡拉巴赫汗国。
16.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Ibrahim Khalil可汗（他已经统治卡拉巴赫汗国43年之久）在那时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由于长期受到地缘政治的困扰，他在两个邪恶国家中选择了较少邪恶的那个国家。根据1805年4月14日签订的条约，Ibrahim可汗统治的卡拉巴赫汗国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1806年9月10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该条约设成敕令并公之于众，1813年该条约被国际公认为俄罗斯与波斯之间的“和平与友好内部条约”。这使卡拉巴赫汗国作为一个由阿塞拜疆人组成的汗国保留了长达17年的自治权（直到1822年）。1822年，卡拉巴赫的汗国地位消失，它逐渐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军事管辖省。
17.自从该条约在卡拉巴赫库拉河畔签订后就被历史地称为Kurakchay条约。该条约俄罗斯一方由Pavel Tsitsianov将军签署，卡拉巴赫一方由Ibrahim可汗签署。该条约许多部分提及Ibrahim可汗是卡拉巴赫和Shusha的可汗。由于该条约涉及到的部分内容与目前的武力冲突和历史上的这部分不符合，该条约的副本和一份非官方英文版本的条约已经被用来研究。

18.1806年春，一个2万人强大的伊朗军队再一次入侵卡拉巴赫。Ibrahim Khalil可汗部署了一个1000人的骑兵队并在俄罗斯边境与波斯部队对抗。那时他是唯一继续抵抗波斯军队的阿塞拜疆人的领袖。然而在后来的日子，Ibrahim Khalil可汗被无情的命运打击。当波斯军队于1806年进军SHUSHA时，Ibrahim Khalil可汗和他的家族被俄罗斯高官 Lisanevich定为叛国罪。唯一的幸存者是可汗的儿子Mehdigulu将军。这个错误的审判并没有改变卡拉巴赫汗国当时的局面。前面提到的1806年9月10日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的敕令确认了将俄罗斯高级军官Mehdigulu将军任命为Ibrahim Khalil可汗的继承人即卡拉巴赫新可汗。在俄罗斯帝国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的敕令里提及，对Ibrahim Khalil可汗和他的家族的审判是“一个悲伤的事件”。十六年后即1822年，卡拉巴赫汗国解体并建立了卡拉巴赫省。然而，阿塞拜疆的卡拉巴赫精英们仍视它的自治为内部事务，尽管实质上前者已被削弱。在俄罗斯-伊朗战争（1826—1828）期间，卡拉巴赫骑兵部队为俄罗斯的胜利贡献了实际力量。这一点也被俄罗斯将军Ermolov所承认。
19.卡拉巴赫辖区和卡拉巴赫汗国独立斗争的历史是阿塞拜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但是现如今欧洲国家却忽视了其重要和持久的历史和政治意义。

第四章 俄罗斯历史的新纪元和在19世纪亚美尼亚人到南高加索的迁移

1．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主要大国（俄罗斯、波斯、奥斯曼帝国）开始陷入高加索地区领土和势力范围之争。奥斯曼帝国势力蔓延、波斯的解体以及俄罗斯大面积占领南高加索的时代开始。这导致了俄罗斯的北高加索战争（1817-1864）的爆发。

2.到了18世纪末，现在的阿塞拜疆领土内当时有20个不同形式的国家：汗国、伊斯兰教君主国和 melikdoms(meliker)。这里面最大的国家是舍基、卡拉巴赫和库巴汗国，他们的周围是强大的波斯、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这些邻国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争相夺取其领土。这些被分裂的国家不得不在利益斗争中权衡利弊。

3.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各种各样的前线赢得战争胜利，包括1804-1825与波斯的战争、1806-1812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1808-1809与瑞典的战争以及1812-1814与法国的战争。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俄罗斯吞并了格鲁吉亚东部（1801）、芬兰（1809）、比萨拉比亚（1812）（苏联东南部一个地区，曾属罗马尼亚）、阿塞拜疆各个汗国（1803-1813）以及华沙大公国。亚历山大一世的战绩代表着俄罗斯帝国，所以他获得“THE BLESSED”荣誉称号。
4.1804年波斯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从南高加索撤军。俄国拒绝后引发俄国-波斯战争（1804-1813）并以波斯的失败告终。奥斯曼帝国也曾试图收复其黑海地区和高加索地区的领土以限制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增长。由奥斯曼帝国挑起的战争（1806-1812）也以奥斯曼的战败和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平条约的签订告终。

5.在此期间，许多汗国和其他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都被俄国吞并。Avar汗国于1803年被俄国吞并，并于1864年解体（北高加索战争结束之年）。1803-1804，Mingrelia和 Imeretia被俄国合并到格鲁吉亚。1805年穆斯塔法可汗领导的社凡汗国加入俄国。1806-1813阿塞拜疆汗国巴库和占贾被俄国将军TSITSIANOV、GUDOVICH和KOTLYAREVSKIY带领的军队所征服。1805年SELIM可汗领导的舍基汗国成为俄国的一部分。1819年SELIM可汗失去了他在舍基汗国的权力。1805-1806阿塞拜疆的卡拉巴赫（由Ibrahim Khalil可汗统治）和库巴汗国（由SHAH-ALI可汗统治）并入俄国。1811年GURIA公国并入俄国，并直到1828年以前享受内部事务自治权。1804-1813年俄波战争结束，1813年位于德班特中心的德班特汗国和位于现在的阿塞拜疆南部的TALISH汗国根据《古利斯坦和平条约》并入俄国。
6.到了19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已经吞并了整个北部的阿塞拜疆。俄国在这里设立了SHEMAKHY省和ELISAVETPOL省。现今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部分领土当时并入了俄罗斯帝国新建的埃里温省。

7.第二次俄波战争基于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土扩张和影响扩大，该战争以1828年2月10日《土库曼彻条约》的签订告终。该条约规定，主要由阿塞拜疆人构成的纳希切万和埃里温汗国（某些历史资料中成它为ERIVAN或者YEREVAN）归俄国统治。

8. 土库曼彻和平条约不仅标志着俄国和波斯之间军事行动的终止，也标志着阿塞拜疆北部各汗国在地理政治、行政、文化以及经济方面融入俄罗斯帝国的开端。通化政策的关键因素是阿塞拜疆的基督教化。土库曼彻和平条约中的特别章节中规定，从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向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输送亚美尼亚人。这就是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卡拉巴赫的历史，这是由俄国政府计划和积极支持的。
9.结果，越来越多的亚美尼亚移民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流向卡拉巴赫和ZANGEZUR。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至少1.8万亚美尼亚移民落户在前卡拉巴赫汗国。 1828年至1830期间总共有将近13万亚美尼亚人搬到了南高加索地区。有特殊的政策应对移居事务，为了移民，政府出资在卡拉巴赫地区兴建了村庄，例如MARAGALI、JANYATAG、YUKHARI CHAYLI和ASHAGI CHAYLI。

10.这只是无数亚美尼亚人向南高加索迁移的开始。一方面，大量的迁移为亚美尼亚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前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新移民和本地人的关系恶化。1828年3月21日，尼古拉一世颁布敕令撤销阿塞拜疆的埃里温和纳希切万汗国。1828年沙皇颁布法令，在阿塞拜疆地区埃里温和纳希切万以外的Ordubad地区周围建立了一个从未存在的政治结构“Armyanskaya oblast”（“亚美尼亚地区”）。

11.从1840年开始卡拉巴赫领地成为Kaspiyskiy地区的一部分，1846年成为Shemakhanskaya省（后来的Bakinskaya）的一部分。阿塞拜疆的Elisavetpol省建立时，卡拉巴赫并入Shusha和Zangezur的行政区。1840年唯一新建的亚美尼亚地区解体并被埃里温省、纳希切万省和Ordubad地区取代。然而，该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穆斯林，例如阿塞拜疆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27年该地区设立了“临时区域管理”，该组织包括亚美尼亚主教Nerses Ashtarakskiy。不只是卡拉巴赫，还有前阿尔巴尼亚meliks也被俄国沙皇帝国逐渐“基督教化”和“亚美尼亚化”。
12.1978年纳卡地区为纪念他们在该地区所做的贡献，这些亚美尼亚人在纳卡的Aghdara（前Mardakert）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移民150周年。随着卡拉巴赫冲突的开始，这座纪念碑在20世纪80年代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摧毁。（见附图）

13.经过了领土变迁，俄国开始追求重要的地理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基督教徒大量存在的中东地区周围建立战略性根据地，以作为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殖民统治支柱。俄国并不认为格鲁吉亚人（最强硬的基督教群体）可靠，所以开始依靠和鼓动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的迁移，以便增加南高加索地区基督徒/亚美尼亚居民的数量。

14、著名历史学家（G.Bournoutian和其他人）对南高加索地区人口变化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被俄国人征服之前，亚美尼亚人大概占总人口的20%，80%左右是穆斯林；随着俄国人的吞并，大概有5.7万亚美尼亚人从波斯和奥斯曼帝国搬迁过来（主要是搬迁到了今天的纳卡地区）。到了1828年该地区将近有一半都是亚美尼亚人。

15. 亚美尼亚人的流入伴随着潜在的种族紧张，他们经常在政府的支持下买下穆斯林的土地，因而他们被逐出。几十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威胁：不像俄国人和同样被俄国政府鼓动的俄国农民，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并不被视为欧洲移民，而是从中东周边来的新人。然而直到19世纪末，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的关系逐渐发展为复杂的对立关系，这自然部分地是文化/宗教的原因。

16.“19世纪每一场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战争结束后，南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流入都会增多，即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876-1878年战争以及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Abdul-Hamid苏丹二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人部落制造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学术研究表明当时在南高加索地区大约有90万亚美尼亚人。”

17.像中东地区的其他基督教少数民族一样，亚美尼亚人与欧洲主流扩张主义势力有着特殊关系，尤其是俄罗斯。亚美尼亚人与俄国的关系证明了南高加索地区历史上成为最重要盟友：总体上来说，俄国斯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到来表示善意和慷慨：很明显，亚美尼亚人在南高加索众多民族中享受着优待。

18.从学术观点来看，明显的事实是，现在的卡拉巴赫领土过去一直被阿塞拜疆人统治，即使它曾经短暂的被蒙古、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人占领以及居住了其他种族的人。
第五章 从沙皇帝国瓦解到1923年之间卡拉巴赫的历史
1.大规模暴力冲突的爆发（也有严重的种族因素）始于1905年俄国革命，并且每当俄国或者苏维埃政府经历危机和改革时这种暴力冲突便复发，例如1918-1922年内战期间或者是1988年改革时期等。1905年革命时，Shusha镇就是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纳卡地区冲突斗争的中心。1917年俄罗斯帝国政权的瓦解又导致了新的种族冲突，纳卡地区的许多本地权力斗争也自然地随之结束。

2.亚美尼亚种族主义者对阿塞拜疆的其他民族非常不友好。在Shaumyan、Amazaspun和Lalayan的带领下，亚美尼亚军队袭击了位于阿塞拜疆东北部库巴地区的村庄，这里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被亚美尼亚军队屠杀。他们还恐怖统治了阿塞拜疆西部的Helenendorf（现在的Khanlar），那里居住着德国移民。

3.1918年5月外高加索国会解散时，在第比利斯有三个国家宣布独立，它们分别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然而，亚美尼亚共和国既没有领土也没有首都。1918年5月29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将埃里温市割让给亚美尼亚共和国，该地区现在法理上仍然存在。埃里温后来成为其首都。亚美尼亚共和国的领土受限于只有40万人口的埃里温和Echmiadzin地区。

4.根据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于1918年6月4日签订的巴统条约，亚美尼亚领土受限于Araral山谷和Sevan盆地周围。根据该条约，卡拉巴赫不属于亚美尼亚。随着一战的结束，协约国将卡尔斯省和埃里温省地区割给亚美尼亚共和国。至此，亚美尼亚拥有人口150万，其中亚美尼亚人79.5万，穆斯林57.5万（例如阿塞拜疆人）以及其他民族14万。The Dashnaktsutiun Party并不满足于此，宣称Akhalkalaki和Borchaly为其领土，而这些土地本属于格鲁吉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的卡拉巴赫、Nakhivhevan、Zangezur（位于阿塞拜疆Elisavetpol省南部）地区。这样的行为引起了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以及与阿塞拜疆的长久血战。 
5.1918年夏，亚美尼亚野战指挥官Andranik入侵Zangezur并且向那里的阿塞拜疆人民发出最后通牒：或者屈服于他的统治，或者离开他们的家乡。根据一份由Mikhailov领导研究的证明看，仅在1918年夏，Zangezur地区就有115个阿塞拜疆定居点被毁坏，超过7000阿塞拜疆人被杀害。5万阿塞拜疆人不得不离开Zangezur。接下来可以预想到的是残酷的斗争，亚美尼亚军队控制了Zangezur。同年夏由于奥斯曼帝国对南高加索的入侵，亚美尼亚人不得不撤出此地。
6.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战败及撤军，由陆军指挥官Andranik领导的亚美尼亚军队再一次进入纳卡地区，并于1918年10月30日签订了Mudross条约。1918年11月，南高加索被英军占领，英军指挥官汤姆森将军命令Andranik的军队撤出纳卡地区并向阿塞拜疆政府投降。作为一名军政府领导人，汤姆森是从实际情况考虑的：从地理、经济和交通各方面考虑，与亚美尼亚相比，阿塞拜疆都更与纳卡有着天然的联系。
7.1919年1月13日，阿塞拜疆政府决定建立一个包括Javanshir、Shusha、Jabrayil和Zangezur在内的卡拉巴赫省。这天，阿塞拜疆人Khosrov Sultanov被任命为该省省长。在他（于1919年2月底在Shusha就职）的领导下，纳卡地区在几个月内就恢复了社会和平。根据阿塞拜疆政府的计划，该地区将恢复行政和文化自治权，并且严格控制该地区在和平时期的阿塞拜疆驻军的级别。

8.1919年1月22日，南高加索盟军高级指挥官J.米尔顿将军宣布：“阿塞拜疆领土上唯一合法的政权是阿塞拜疆政府。”

9．1919年4月3日，盟军代表陆军上校Schatelwort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宣布，解决卡拉巴赫问题的最终办法是该地区归属于阿塞拜疆。盟军指挥官也指出Kh.Sultanov政府是卡拉巴赫唯一合法政权。

10.在阿塞拜疆共和国议会，所有的民族都有代表。这基于1918年10月19日议会制定的法律，在议会中共有120个席位属于亚美尼亚代表。

11.1920年春，与Dashnak的支持者的新的冲突在阿塞拜疆地区的纳希契凡、Ordubad和Shusha爆发。Khankendi、Askeran、Zangezur也同样发生了冲突，Jebrail和占贾等许多阿塞拜疆定居点也被毁坏。

12.1920年3月，苏联红军入侵阿塞拜疆前夕，纳卡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的亚美尼亚人的反叛。阿塞拜疆高级司令部被迫撤到俄国边境并派遣大部分的部队到卡拉巴赫以抵制反叛。结果布尔什维克军队在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就占领了该地区并在1920年4月28日结束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独立。

13.总的来说，在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存在期间，1918-1920年卡拉巴赫是该共和国的一部分。那时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面积将近达到了11.4万平方公里。
第六章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的建立
1.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企图利用自己的扩张来结束混乱的政局，而南高加索这种局面是由1917年2月革命和10月革命引起的。1917年10月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国会宣布，其代表所有亚美尼亚人民的意志将战争期间俄军占领的今土耳其东部地区判给亚美尼亚。建立一个西亚美尼亚的主意也被列宁支持，在他1917年10月28日颁布的法令中规定苏俄认可西亚美尼亚所谓的自决权。

2.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加速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紧张局势，尽管共产党员极力促使双边达成和解。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Azrevkom）希望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被承认。1920年5月Azrevkom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亚美尼亚军队从纳卡地区和Zangezur撤出。埃里温的Dashnak政府遵照了该要求。

3.1920年7月在埃里温的Dashnak政府的支持下，亚美尼亚人袭击了卡拉巴赫、纳希契凡和Zangezur。大英帝国和意大利向Dashnak政府提供了武器，Dashnak的支持者袭击了卡尔斯省和埃里温省的穆斯林（例如阿塞拜疆人）。1920年10月Karabekir和卡里巴夏领导的东土耳其部队打败了埃里温政府，占领了卡尔斯省和Alexandropol并强迫亚美尼亚签订了“苛刻的和平条约”。与此同时，Dashnak政府没有外国援助。1920年11月Dashnak政府被布尔什维克推下台。

4.1920年12月2日，共产党接管了亚美尼亚政权，尽管他们的权势在该国很微弱。也许是受到共产主义者“团结”的鼓舞，1920年12月1日苏联的阿塞拜疆布尔什维克党书记Nariman Narimanov宣布：“纳卡地区的工农阶级享有完全的自决权。”

5.在莫斯科意见发生了分歧。当民族委员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纳卡作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而自治时，外交部长Chicherin却支持另外一种解决方案。1920年6月19日他写道：“卡拉巴赫、纳希契凡、Zangezur和Julfa不应该被亚美尼亚或者阿塞拜疆吞并而是必须从属于俄军队政权以与本地苏维埃达成协议。”

6.地理、历史和经济因素表明纳卡地区属于阿塞拜疆，而亚美尼亚人口占多数又表明它属于亚美尼亚。一个妥协方案就是在苏联的阿塞拜疆内部建立一个自治政府。1921年7月5日，最高地区共产党机构——高加索办公厅决定采取该方案。考虑到“纳戈尔诺和卡拉巴赫之间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的联系及其与阿塞拜疆的经常性联系，纳卡地区将保持在阿塞拜疆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内部，并给予其宽松的区域自治权，并将Shusha镇作为该地区的行政中心。”对于该声明，高加索办公厅七分之四的成员投票表示支持，七分之三弃权。没有反对票。

7.1923年7月7日，苏维埃阿塞拜疆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将卡拉巴赫山区部分（属于原阿塞拜疆Elisavetpol省）设为纳卡自治区并为阿塞拜疆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基于地理和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阿塞拜疆与纳卡持久的联系，一个解决方案出台—纳卡在阿塞拜疆内存在”。这个新的政体有4400平方公里，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1%的领土面积。首都是Khankendi,1923年9月改名为Stepanakert（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主义者Stepan Schaumjan命名）。
8.从1923年到苏联解体的短暂时间里，纳卡在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境内享受了自治地位。这种自治地位使得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学等。来自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代表着最高苏维埃和阿塞拜疆议会并始终支持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代表主席的地位。在1991年11月苏联解体前不久，阿塞拜疆共和国议会取消了纳卡的自治地位。这么做是对分离主义者和纳卡宣布独立所做的回应。

第七章 苏联共产党改革政策时期卡拉巴赫冲突的爆发

1.1948年莫斯科决定驱逐大约10万亚美尼亚不同地区的阿塞拜疆居民，并将他们安置在阿塞拜疆的Mugan草原，那里几乎没有合适的气候和基础设施。对阿塞拜疆人的安置时间表已经制定好：1948年1万人，1949年4万人，1950年5万人。这是为了给预期流入的亚美尼亚人腾地方。然而，实际流入的亚美尼亚人远远低于预期，只有大概5万人在这里安家。

2.苏联时期，向巴库移居的亚美尼亚人越来越多。他们现在占了巴库人口数量的多数（大概有20万人）并且成为了世界主义者的一部分，例如讲俄语的那部分人。

3.在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公开讨论纳卡现状问题。1965年4月24日，“亚美尼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驱逐50周年”活动，埃里温数以千计的示威游行要求“重新划分领土”。要求进一步采取行动将自治区移交给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66年一份有4.5万份签名的申请上交到莫斯科，一封几万人签字的信被送到第27届苏共党代会上。苏共一直忽视和拒绝这些申请和要求，但是民族统一党为亚美尼亚意见不同运动铺平了道路，这在苏联是第一次。

4.苏联党书记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政策的颁布引起了苏维埃旧有的分离主义热潮。1988年2月20日，地方苏维埃-纳卡自治区向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请示，将其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治权移交给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亚美尼亚代表同意了该申请，但是巴库和莫斯科在4个月后的1988年6月和7月拒绝了该要求。

5.1988年7月12日在阿塞拜疆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地方苏维埃宣布纳卡自治区脱离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该问题在苏联最高苏维埃7月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会议拒绝了该脱离独立决定，因为这与苏联宪章第78章一致，即成员国在没有被认可的情况下不可变更边界。
6.为了减少冲突，莫斯科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特殊手段，但是并没有长期的效果。为纳卡制定了经济援助一揽子计划，撤销了一些高官（阿塞拜疆第一党支书Kamran Bagirov和亚美尼亚第一党支书Karen Demirchyan）的职位。苏联军队进驻该地区并造成了事实上莫斯科中央政府对其直接控制的情况，通过Arkady Volskiy领导的特殊委员会。

7. 亚美尼亚谴责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实施了错误的社会政策。作为一个紧急因素，这反复被亚美尼亚强调，以调整其领土主张来反对阿塞拜疆。当时的一个统计分析表支持了其论点，该表视阿塞拜疆、纳卡自治区、亚美尼亚和苏联为一个整体，分析了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在许多社会领域，纳卡的发展确实比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苏联好。
该时期纳卡自治区、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苏联的社会发展指标

	
	纳卡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苏联

	医院床位

(每1000名居民）
	101.7
	97.7
	86.2
	130.1

	医生（各个领域）

(每1000名居民）
	29.1
	38.4
	38.6
	42.7

	医生

(每1000名居民）
	122.7
	93.5
	93.5
	114.7

	公共图书馆
(每1000名居民）
	13
	6
	4.1
	4.1

	公共社团
(每1000名居民）
	15
	5
	3.8
	4.8

	电影院
(每1000名居民）
	11.2
	3
	2.9
	5.4

	公寓，每平方米居民数量
城市

农村
	14.6
14.6

14.6
	10.9
12.2

9.2
	13.7
13.1

15
	14.9
14.3

16.1


来源：《反映说谎者的纳卡社会事件》，巴库，1989，第12页。
8.事实上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共产党领导集团负责苏联的社会政策，包括阿塞拜疆（算上纳卡自治区）和亚美尼亚。在这些事务上，各共和国的领导人不会超越克里姆林宫行事。

9.在阿塞拜疆人中，种族冲突的复活引起了政治觉醒，其影响不亚于1905-1907的“穆斯林-亚美尼亚战争”的影响。亚美尼亚的行动被视为建立更伟大的亚美尼亚的序幕。随着种族暴力冲突的蔓延，巴库被难民潮所困扰：来自亚美尼亚、纳卡和两国边境地区的阿塞拜疆人，这些地区的战事日趋平常。1988年末，来自亚美尼亚的人数达到21万。早在1989年9月，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就接受了法律统治，屈服于阿塞拜疆人民战线（PFA）。法律确认了阿塞拜疆对纳卡和纳希契凡的统治，并宣布没有阿塞拜疆国家的认可，阿塞拜疆的边境不可以变动。该法律还包括，规定从苏联继承了共和国所有公民的投票权。莫斯科对该法律非常生气。

10.1989年12月1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违反国际法关于吞并纳卡到亚美尼亚的解决方案。报告声称自治地区已经被放到亚美尼亚国家预算计划中，该地区的人口也被视为具有选举权而被计算到国家人口中。这引发了1990年1月巴库的骚乱，骚乱造成了各方共计131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为阿塞拜疆人。这些事情后来成为了苏联干涉的借口。1990年2月，阿塞拜疆人民阵线代表团和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在拉脱维亚首都Riga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但是会议无果而终。

11.1991年8月莫斯科发生了暴动。1991年8月30日阿塞拜疆议会宣布国家独立。从1991年4月起，苏联特种部队和阿塞拜疆自卫队一起将亚美尼亚部队赶出了卡拉巴赫。接下来便是8月莫斯科的反对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暴动（该暴动由后来的苏维埃阿塞拜疆总统支持），莫斯科宣布克里姆林宫不再支持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军事行动。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便放手驱逐阿塞拜疆人。1991年9月2日，亚美尼亚地方苏维埃代表宣布纳卡自治区为独立共和国。1991年11月，一架载有亚美尼亚高层政治领导人（包括国务卿、高级公诉人和总统顾问等）的直升飞机扫射了纳卡地区的一个村庄。飞机上还载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军队高官，他们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调停者。这种行径引起了巴库新一轮的政治危机。11月底，阿塞拜疆议会取消了纳卡的自治地位。
12.12月10日地方的亚美尼亚公民投票支持“纳卡独立”。这次公民投票被阿塞拜疆人视为非法，在被驱逐后他们不可能参加投票。1992年1月6日， “新选举出的立法机构”宣布“纳卡共和国独立”。直到今天，没有国家承认它的独立。

第八章 苏联解体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升级成为战争

1.苏联解体前，纳卡冲突被视为苏联内部事务。随着苏联的解体，该冲突升级为在国际法框架下两个行为体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这两个国家在原有的苏联时期的边界基础上，都在1992年1月成为了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那时该组织叫CSCE（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1992年3月加入联合国。
2．1992年初，纳卡的形势继续恶化，阿塞拜疆总统Mutalibov对建立国家军队很犹豫。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人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1992年5月亚美尼亚占领了2个阿塞拜疆战略重镇：SHUSHA和LACHIN。这个战略性的胜利为亚美尼亚打开了穿越山岭的屏障。

3.在阿塞拜疆战略重镇SHUSHA和LACHIN被占领的前3个月，也就是苏联军队第366动力化步枪联队驻扎在KHANKENDI镇的时候，在2月25日夜间，亚美尼亚军队在KHOJALI镇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恐怖的大屠杀。该镇基本被毁坏，7000居民中只有3000人留下。KHOJALI被亚美尼亚军队包围了4个月，这里只有生病、受伤的人，以及老人妇女和儿童。阿塞拜疆方面的材料显示KHOJALI一共死了1000人。阿塞拜疆国防部公布消息称有将近700人丧生。战俘被活剥头皮和挖眼睛。死者中包括106个妇女和83个儿童。6个家庭被灭门。25个孩子失去了双亲，130个孩子成为单亲家庭。1275人在监狱，其中有487人严重受伤。
4.KHOJALI屠杀被视为残忍的种族清洗。通过该事件亚美尼亚军方达成共识，就是要对阿塞拜疆人中巨大的恐慌，尤其是普通老百姓，以便在心理上战胜他们并造成持续的打击。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称KHOJALI悲剧是“冲突中最大的屠杀”。阿塞拜疆政治领导人和公众则认为这是有计划的灭种行为。
5.1992年2月的KHOJALI悲剧该如何定性？是大屠杀？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战争罪？还是所有的这些？

6.早在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就宣布种族灭绝是国际性地违法罪行。它违反了基本的国际共存的法律道德，国际法包括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7. KHOJALI悲剧的罪犯们应该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直至今日国际法为阿塞拜疆共和国提供了各种法律依据。

8.阿塞拜疆人被屠杀，包括许多妇女儿童，这震惊了普通大众。Mutalibov政权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他于1992年3月辞职。在Mutalibov当选为总统的一年后也就是1992年6月，Abulfas Elchibey成为继任者，但是他面临着同样的形势：更加严峻的形式即1993年春亚美尼亚占领了Lachin走廊的其他村庄和Kelbajar地区。在7月到10月期间许多地区被亚美尼亚占领：1993年7月7日Aghdara,7月23日Aghdam,8月23日Jabrayil和Fizuli,8月31日Gubadly以及10月23日Zangilan。这样一来除了纳卡地区，亚美尼亚又进一步占领了阿塞拜疆西南部的大片领土。从那时起，阿塞拜疆共和国将近20%（16000平方千米）的领土被亚美尼亚共和国所占领。
9.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塞拜疆在1993年大片领土被占领通过了4项决议（1993年4月30日第822号决议；1993年7月29日第853号决议；1993年10月14日第874号决议；1993年12月12日第884号决议。）并谴责了这种占领行径。总的来说，被采纳的解决方案包括如下核心声明：
—必须解放阿塞拜疆被占领地区，立即结束战争状态。
—强调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领土完整和该地区国际边界神圣不可侵犯。
—谴责以武力占领领土。

—要求亚美尼亚停止向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输送武器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影响以便联合国将解决方案付诸实践。

10.任何一方对冲突的这些解决方案都不满意。他们没有考虑巴库政府的核心政治要求：在占领了阿塞拜疆五分之一领土后，亚美尼亚在联合国层次应被视为直接侵犯者。亚美尼亚方面则声称这些解决方案没有充分保证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的安全。

11.占领扩大的政治影响是破坏性的，尤其在占领纳卡地区外围的Kelbajar后。在占贾，阿塞拜疆陆军上校Suret Husseinov煽动并带领他的部队进军巴库。政府试图与Husseinov谈判并从纳希切万调来了前阿塞拜疆党领袖阿利耶夫来协助。1993年6月18日，总统埃利奇别伊离开首都巴库“以避免流血事件”，阿利耶夫掌握政权。1993年10月他被选举为共和国总统并在1998年继任下一个五年。阿利耶夫长期占据政坛，（他在苏联时期是政治局成员）所以有可能为国内的不稳定局势带来和平。
12.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军事行动在1994年年中结束，俄罗斯作为调停人，根据1994年5月签订的比什凯克公约。阿塞拜疆在战争中大概死了3万人。阿塞拜疆外交部估计战争使阿塞拜疆损失了600亿美元。在军事行动中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130万人成为难民和无家可归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阿塞拜疆人（超过100万人）。
13.这里有两个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是否发生了战争？是否违反了战争协定？战争是指国家、人民和部族之间有组织的武装争夺。战争被理解为暴力行为，例如国家之间或者国家内部各种群体之间的武力冲突（内战）。战争惯例涉及在国际法下面的各种规则和规章对交战方（包括敌对方和中立国以及平民。这些规则和规章也要求个人的义务和权利。自1899年起国家条约视战争条例有效。
14.尽管亚美尼亚否认占领阿塞拜疆领土，并试图把冲突描述为阿塞拜疆与纳卡之间的争端，其表述与事实矛盾，事实证明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进攻源自亚美尼亚方面的领土主张。1989年12月1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吞并决议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取消。据此决议，纳卡人Robert Kocharyan作为亚美尼亚公民而在2003年被选为该国总统。1992-1997年Kocharyan是“纳卡共和国总统”，1997年他被时任亚美尼亚总统的Ter-Petrosyan任命为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理。
15.2003年在埃里温的一个亚美尼亚法官甚至要求确认合并决议的声明无效，反对党对Robert Kocharyan的亚美尼亚公民身份页提出质疑。Kocharyan来自阿塞拜疆的纳卡地区，随着苏联解体他自然应该是阿塞拜疆公民。然而，埃里温法院却提出以下判决：“在1989年12月1日纳卡共和国议会的决议中的声明和亚美尼亚的重新同意不只是领土因素，还包括公民身份因素。
16.亚美尼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表明了亚美尼亚用这种方式占领纳卡。该裁决至今仍然有效，它表明亚美尼亚的军事、政治和法律各方面都卷入了纳卡冲突。
第九章 国际法：领土完整对自决原则

1.冲突决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因素，这源自于冲突各方各种形式的争论。亚美尼亚和纳卡地区亚美尼亚社区引用了人民自决权。与此相反阿塞拜疆方面则支持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例如国家领土完整和国际公认的边界不可侵犯。
2.在1945年联合国建立之初，自决原则并没有作为基本权利被写入联合国宪章。而领土完整原则被视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1948年人权宣言根本没有提到自决原则。它涉及的是个人的保护权利。
3.不能从联合国宪章推断自决就意味着独立。这涉及在自治框架下的行政自治。
4.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对国家和人民去殖民化的第1514号决议。决议的自决原则在去殖民化过程中被视为国际法的一个工具。同时，决议强调“任何部分地或整体地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意图都与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与原则矛盾。”
5.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两个不一样的文件：《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契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契约》。两个文件的第一章都宣称所有人都有自决权，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然而，里面也明确提到禁止违反领土完整。
6.联合国委托的一个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人民的自决原则（起源于联合国）适用于处于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也就是说适用于没有生活在法治国家的人民。”

7.1970年联合国通过国际法原则声明。然而，该原则也没有明确说明在非殖民情况下的自决原则。

8.198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接受了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两个文件中关于“自决”意思做出的解释。然而，委员会成员并没有达成共识，这种解释也没有出现在联合国文件中。
9.史密斯主张“大多数声明都是在去殖民化过程中产生的，不要脱离。例外—孟加拉和新加坡— 发生在特殊情况下。

10.一些学者持这样的观点，在实现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其政治规范渐渐发展成为自觉权利的同义词。
11.苏联解体前，纳卡冲突不是国际冲突而是苏联内部事务。然而，在那是亚美尼亚仍然强调“自决”的概念。即不仅强调国际层面上的自决，也强调在苏联建国初期就由列宁提出的“列宁主义的自决原则”。然而列宁主义自觉原则与现在国际法中的自决没有任何关系。

12.在实践中，国家的领土完整原则是一种规则。不管是联合国安理会针对纳卡冲突提出的决议（即1993年的第822号、第853号、第874号和第884号决议），欧安会在1996年里斯本国家和领导人峰会上产生的最后文件的附录中，2005年1月欧洲理事会的议会上作出的决议，还是2006年12月在里加举办的北约国家和领导人峰会上的声明，它们都明确确认了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

13.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纳卡地区毫无争议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没有国家承认纳卡从阿塞拜疆分离出去而与亚美尼亚统一。1992年宣布成立的“纳卡共和国”也没有被任何国家承认，甚至没有被亚美尼亚共和国承认。
14.20世纪90年代以及后来，在纳卡举行的“议会和总统选举”的合法性就一直被质疑，国际组织例如OSCE、欧盟和欧洲理事会也没有予以承认。根据2006年1月欧洲理事会的议会上通过的决议，在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都是“分离主义者”。基于同样的理由，通过公民投票而采用的纳卡第一部宪法也在2006年12月被国际社会谴责。欧盟不承认公投结果并视其“对谈判起了反作用”。欧洲理事会和OSCE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阿塞拜疆外交部长Elmar Mammadyarov 声称该公投是浪费时间、钱和精力。
15.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居民返回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后，所有已经通过的选举和公投都失去了法律效力，国际社会也一直没有承认其有效性。

16.总的来说，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团体在国际法的效力下没有自决权。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不是民族，他们只不过是阿塞拜疆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作为一个民族，亚美尼亚可以通过建立亚美尼亚共和国而履行自决权。
第十章 走出僵局的方法
1.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纳卡冲突是政治的、国际的和种族的冲突。该冲突关乎亚美尼亚的政治抱负和对纳卡地区的领土占领，阿塞拜疆方面却极力反对并视其为分离主义和对其领土主权的侵犯。美国国务院办公室提交的声明中谴责了对阿塞拜疆的占领并提及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驻军是分离主义行径。该声明的发表早于2001年4月阿塞拜疆总统和亚美尼亚总统基韦斯特首脑会议。

2. 欧洲理事会的议会也在2005年1月25日作出第1416号决议，声称阿塞拜疆领土的重要部分仍然由亚美尼亚军队占领，纳卡地区仍然在分离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3. 1993年联合国关于纳卡冲突作出的决议中也支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领土完整：“重申阿塞拜疆共和国和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重申国际边界的不可违反和以武力占领领土的不可承认，”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了亚美尼亚军队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占领，要求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继续施加影响，以促使阿塞拜疆共和国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同意该决议，接受欧安会明斯克小组的建议。

4. 关于种族的领土冲突的解决，习惯上有三个层次的区别：非军事化，经济重建和政治地位的决定。在纳卡冲突问题上，第一个层次完全失败：双方都有军事武装而且实际上情况在恶化；第二个层次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尤其是在阿塞拜疆一方；第三个层次，局势已定没有什么改变。

5. 所有的冲突都具有个人性质：包括内部的种族和领土冲突。因此，一般的规则只能部分地、不完整地解释冲突起源和出发点的逻辑,冲突各方的和平路线也始终是个人性质的。
6. 在决意过程的一个具体阶段，Khankendi和巴库之间也着实需要直接接触。这不仅是双方的政治责任，也代表了双方的大众、记者、学术界和宗教领袖等等。对“大众外交”支持的准备也许会帮助双方的政治精英达成和平决议以解决问题。

7. 冲突长时间内不会解决，会“拓宽”和制造出新的消极因素。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不断升级。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冲突双方协议的影响，冲突越来越难以解决。也许一方拟定的解决方案对“解决”他自己这方的问题有好处。而对另一方来说，决议的所谓的客观利益根本不能够解决问题。冲突各方抛开自我，应该尽可能清楚地从外部因素考虑并持久的“冻结”冲突。最后，“冻结”冲突需要冲突各方认识现状，不论是亚美尼亚还是阿塞拜疆都应该同意这一点。

8. 冲突双方有时也应该满足于他们提出要求的部分决议。据此，谈判应设有大量部分的需求的议程。最低的或部分的满足越多，潜在的最终结果就越稳定。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生活在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社区来说，这应该对产生一个有区别的、满足最低的和部分的需要的名单是有用的，并向大众展示这个名单。在冲突各方之间逐渐重建信任将对和平决议起关键重要的作用并将促进各方需求的满足。阿塞拜疆发起的成功的联合经济计划会对重建信任作出相当大的贡献。经济合作的重新启动和持续发展应该早就被列入正式议程.

9. 以下是被分类的建立信心的方法：

1） 国际法支持下和维和部队保护下的停火保证。

2） 共同的赦免：，对于没有犯反人类罪和伤害平民的人，参战各方之间应对其达成特赦协议。在交换犯人、人质和还没被埋葬的敌人尸体方面，应在将来的谈判中达成积极的结果。强调双方法律建设的合作，尤其是跨国犯罪。这方面的合作对打击违法犯罪会有很大帮助。

3） 不应妨碍谈判过程。任何干扰都会使谈判更加困难并最终拖延冲突的解决。

4） 难民的快速和大规模遣返也非常重要。

5） 纳卡地区之外的被亚美尼亚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应该提前返还并设立对话渠道。

10. 作为一项规定，敌对双方一旦走到僵局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且使他们确信使用武力不会促进单边利益，或者使他们意识到，长期对峙的成本远远高于努力找到和平解决方式的可能的成本。阿塞拜疆应该在谈判中避免僵局：这类僵局发生的越多和越频繁，就越可能维持或“冻结”冲突局势。亚美尼亚应该展示更多的妥协准备以促成谈判有现实结果。

11. 当今，武力已经很少成为解决战略的一部分。武力的使用通常是高成本和高风险的，并且导致冲突升级、扩大和不稳定。在1991年到1994年战争中，阿塞拜疆被武力占领的地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12. 如果一方视自身为赢家对方为输家，那么冲突升级和谈判失败的基础已经具备。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双方应该在谈判中显示自己准备共同妥协。

13. 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要强加任何官方的谈判时间框架。谈判应该没有时间方面的压力。谈判结果应该有两个可供选择：战争，或者是双方的完全孤立和疏远。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冲突的冻结早晚要导致新的流血和武装对峙。

14. 要求谈判代表们应该是对立方的合法代表：如果“纳卡总统”不被承认具有合法性，那么应该使其具有合法性。例如，称其为“纳卡地区反叛势力的领导人”或者“纳卡地区亚美尼亚团体的谈判负责人”。

15. 各方应达成新层次的对话，通过承认其不公正和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互相道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应该进一步达成双边的不侵略公约。这对减少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对巴库军事行动的担心和疑虑具有重大意义。应该劝说纳卡，让其相信巴库将坚持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种劝说可以改善目前对话的成功机率。
理论上有三种解决冲突的方案：

1） 用一种外部力量对冲突各方施以影响来解决。

2） 冲突应该通过冲突一方的行动来解决。

3） 冲突各方通过合作和和平方式来解决。

16. 第三种方法是最有希望的，以这种方式来达成目标比其他方式更稳定。然而，选择这种方式意味着除了亚美尼亚之外阿塞拜疆还要和纳卡方面直接谈判。在阿塞拜疆和纳卡之间的直接谈判开始之前，战争遗留的问题应该解决掉。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亚美尼亚应该把其占领的纳卡地区以外的领土归还给阿塞拜疆。这一步骤将是建立信任的基础。
17. 达成停火协议后，应该在分界线上快速建立安全和稳定的环境。这要求外部力量：快速提供安全部队以保证战争各方保持距离，并监督指导裁军协议的执行情况。不应该使这些办法成为纳卡冲突双方之间的法令。

18. 预防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新的冲突。预防是持久的行动，这意味着费用，费用要被补偿。然而，预防费用和新的冲突、重建和治疗精神创伤的费用相比实在不算什么。阿塞拜疆不应该被预防费用所阻碍。

19. 冲突造成的社会方面的影响也很重要。社会中的“敌人”怎样看待对方？

20. 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国家中唯一的单一民族国家，人口的98%是亚美尼亚人，尽管其他民族从历史上就也生活在这里。

21. 在阿塞拜疆有20多个少数民族在一起群居。这里宗教宽容（这种历史基于几百年的传统），很多独立的欧洲专家都持这种观点。共和国1995年宪法中规定的宗教自由已经长时间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犹太教会堂在巴库共存，3万亚美尼亚人在巴库享受着和平的生活，其中的大多数女性都与其他民族结了婚。

22. 从积极融入社会的观点来看，在高加索地区，在讨论公正解决冲突的条件时，是一个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实现的必要前提。采取与大众观点不一致的妥协方案对高加索地区的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危险的。明显过多的妥协准备几乎一直被政治反对派描述成对国家利益的背叛。之前的例子是1999年10月亚美尼亚议会的流血事件。当时在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峰会前，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在巴库和埃里温之间达成了一个聚集了各方立场的框架协议。然而，5个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在亚美尼亚议会大楼中全体出席的会议上枪杀了7名政客，包括议会主席和总理。该事件对双方领导人来说都印象深刻，并成为了解决冲突的严重障碍。

23. 冲突的解决也被下列因素影响：缺乏相互信任；对对方的核心立场缺乏认识，并以这种不正确的认识指导行动；缺乏政治规则导致双方暂时可接受对方，而接受对方可能是停止冲突的一个信号；被外部力量严重干扰；一方或双方没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愿望。

24. 越多的外部力量参与冲突，冲突双方寻求区域势力和国际势力的风险就越大。大量的外部势力（包括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伊朗）在该地区的相互矛盾的利益对和平解决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阻力。

25. 不能否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这些事件中一直在起催化作用。1992年到1994年期间和之后，俄罗斯免费送给了亚美尼亚价值十亿美元的军事物资和武器。这些事实被发现后，引起了阿塞拜疆的强烈反对。因为亚美尼亚、俄罗斯和阿塞拜疆都是防御联盟独联体的一员。这种偷偷补给武器的行为在俄罗斯杜马上被讨论，并被国家杜马副将军洛克林（后来被谋杀）强烈批判。

26. 从军事政治角度看，俄罗斯在高加索三个国家的行动都很积极。俄罗斯坚持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基地。1997年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之间达成互助协议。阿塞拜疆北部的Gabala雷达站租借给了俄罗斯直到2015年。俄罗斯还继续拖延在格鲁吉亚军事基地的关闭。没有俄罗斯（或者说是俄罗斯的阻力）和联合国（或者说是联合国的阻力），就没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或者说是整个南高加索地区的和平。这两个全球性的政治行为体应该在解决冲突与合作方面更加积极活跃。

27. 直到今天阿塞拜疆不能提供军事解决方案，即使国家被占领的领土被视为明显的不公正和对国际法的违反。最后,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鸿沟将随着阿塞拜疆的发展越来越大。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对和平解决卡拉巴赫问题的重要意义不能被低估。

第十一章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谈判的可能的妥协中的最后意见

1.各种语言的大量分析资料表明，卡拉巴赫在历史上、法律上和政治上都属于阿塞拜疆，即使现在这里阿塞拜疆人不占多数。亚美尼亚操纵在纳卡地区的分离主义者，破坏和拒绝现在的大多数阿塞拜疆公民公认的现实。这种表现很明显，包括在它与阿塞拜疆在1991年到1994年之间的军事行动中；针对阿塞拜疆和国际组织为实现和平解决冲突所做的努力，亚美尼亚的声明和行为也表现出来。所有努力的失败尤其要归罪于亚美尼亚政府所采取的强硬姿态。

2.从法律角度讲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完整，毫无疑问纳卡地区是该共和国的一部分。

3.尽管如此，下面还是为三方的谈判给出了妥协方案。

阿塞拜疆方面

1. 在国际担保和控制下，纳卡与巴库之间是垂直关系，并被授予尽可能最高的自治地位。然而作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还应该考虑给予纳卡特殊地位。

2. 阿塞拜疆不应对亚美尼亚提出任何捐献要求。

3. 阿塞拜疆应该对在纳卡地区的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维和部队表示宽容。

4. 在法律基础上，在国际担保和控制下，阿塞拜疆应该准备与纳卡建立关系并给予它最高的自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边界的永久性也应该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与这种尽可能高的地位相容。

5. 保证纳卡和亚美尼亚之间开放的对话渠道和自由的信息、文化交流。

纳卡地区亚美尼亚团体方面

1. 应该意识到在国际担保和控制下，纳卡与巴库之间是垂直关系，接受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内的特殊地位。要认识到，一个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实现。

2. 要求居民放下武器，在定居点裁军，积极缩减武装规模使其转型为政治力量。

3. 允许在国际担保和控制下让阿塞拜疆难民重返家园，并保证他们和平共处。

亚美尼亚方面

1. 亚美尼亚从占领地和纳卡撤军。

2. 不要对阿塞拜疆提出任何军事要求。

3. 认识到在国际公认的阿塞拜疆便境内，纳卡地区与巴库是垂直关系，要接受一个统一的阿塞拜疆以及纳卡属于阿塞拜疆。

4. 就像上面提到的，2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是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事实上，整个高加索就是一个民族大杂烩地区。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在分离主义者的要求下独立，那么该地区将没有稳定的地缘局势。纳卡冲突因此应该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领土完整和国际承认的边界不可违犯的原则下解决。

5. 阿塞拜疆正在经历政治变革和经济增长。由于该国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自然资源，它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在能源和运输部门的主要工程正在展开，这将使阿塞拜疆渐渐走向欧盟。2006年12月，阿塞拜疆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关于“战略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备忘录。价值数十亿的工程（例如石油合同“deal-of-the-century”；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石油管道；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始于卡尔斯、经过Achalkalaki终于巴库的铁路。）加深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区域整合。由于占领了阿塞拜疆的领土，亚美尼亚被排除在这些重大项目之外。

6. 前苏联分离主义的growth始于纳卡冲突。解决该冲突，也许对解决前苏联地区出现的其他领土冲突其关键作用。

7. 和平的道路崎岖不平。妥协是痛苦的，大众也不会一直准备立即接受这些妥协方案。但问题是，还有别的选择吗？

8. 唯一可能和平解决冲突的选择方案就是该地区的进一步军事化，在三方之间加深人道主义危机，永久冻结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南高加索各共和国增加对外国势力和军事干涉的依赖（比如阿塞拜疆、国际社会或者某个利益集团）。有谁真的会选择这条路？

附录

一．卡拉巴赫汗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权力移交的条约（1805年5月14日）（非官方译本）

以万能的主的名义：

我们，易卜拉欣可汗Shushinsky（属于 Shusha）、Karabaksky（属于卡拉巴赫汗国）、全俄罗斯步兵部队将军、高加索步兵队监查和其他王子，在主的帮助下，把我的所有权力给最亲爱的和最伟大的皇帝陛下亚历山大·洛维奇，并接受赋予我，易卜拉欣可汗Shushinsky和Karabaksky、他们的家人、后代、财产以永久居民身份。
条款1

我，易卜拉欣可汗Shushinsky，代表我自己、我的后代和继承人，放弃一切隶属身份和头衔，拒绝从波斯和其他任何国家获得依靠，以这种方式我向全世界宣布，我认为我和我的后代没有任何权力。我们承认的唯一的权力属于最伟大的俄罗斯帝国的陛下和他的最伟大的王位继承者。我发誓我会向忠诚的奴隶一样坚持我对君主的忠诚，这与我对古兰经宣誓的习惯一致。

条款2

慷慨的国王陛下承诺他言语的诚实并向他自己和他的继任者重新保证，支持和照顾易卜拉欣可汗Shushinsky和Karabakhsky并永不放弃他们的地位。为了证明这个事实，伟大的陛下将保护所有的财产和继承人。
条款3 

为了回报易卜拉欣可汗Shushinsky和Karabakhsky对最高的唯一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和他的继任者的认可，该条款声明，我，可汗继任者他的长子以及任何后代都承认，汗国有权利接受来自格鲁吉亚的统治者的确认。这由国家政府颁发的契据组成。新的可汗应该发誓效忠于沙皇俄国并承认俄国沙皇陛下是在他之上的最高的唯一的权力。誓约的形式已经纳入到该条款。
条款4
我，易卜拉欣可汗Shushinsky和Karabaksky，为了证明我和我的后代对俄罗斯帝国和唯一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的忠诚，承诺如果没有格鲁吉亚统治者的许可，我不会跟任何邻国的统治者有任何干系。任何从他们那边来的特使和寄给我的信件，我都会把最重要的事项向沙皇陛下汇报，并在我的住处处理不重要的事项。
条款5

我，易卜拉欣可汗Shushinsky和Karabaksky，接受沙皇的唯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财富，所以沙皇陛下也作出以下承诺:1.像对待其他忠诚的臣民一样对待易卜拉欣可汗，因为他也忠诚于伟大的俄罗斯帝国。2.坚持保留易卜拉欣可汗在shusha汗国的荣誉、住所以及在该地区的继承人和后代。3.把我所有的内政、法院和审判的权力，以及收入和财产都献给易卜拉欣可汗。4.为了保护易卜拉欣可汗、他的住所和财产,我承诺派遣部队(500人)、火炮、总部和官员，以防格鲁吉亚统治者增加防守，以军事力量来保护伟大的俄罗斯帝国。
条款6

我，易卜拉欣可汗Shushinsky和Karabakhsky将致力于：1.在以开始和将来以合理的价格存储必要的谷物，因为由Elisavetpol供应是相当困难的。2.以上提到的部队会在Shusha的堡垒内提供以配套的住所。他们应该由指挥官来挑选。应该提供给他们合理数量的柴火。3.由Elisavetpol进入Shusha的入口堡垒应该是舒适的，并修建道路。4.应该为政府提供方便以建立从Shusha堡垒通向Djevad的道路。政府应该向工人提供薪水。
条款7

伟大的沙皇陛下皇帝表达了他的善意、善良以及威严，这对易卜杜拉可汗来说，象征着俄罗斯帝国的汗国的力量。除了可汗有权进行战争,因为他代表着沙皇陛下。
条款8

我，易卜杜拉可汗Shushinsky和Karabaksky向沙皇陛下保证，每年将我收入中的8000金币捐献到第比利斯的国库中。2月1日将献出我的第一部分4000 金币，9月1日将献出我的第二部分。根据亚洲传统，向国王陛下确认了该条约的最后结论。此外我以我的长子哈珊将军之子的名义发誓，我将永远呆在第比利斯。

条款9

仁慈的沙皇陛下表达了他对威严的可汗的孙子的怜悯之心，保证每天给他10卢布。
条款10 

该条约作为结论永远生效，并永远不做任何改动。
条款11
该条约由沙皇陛下和他的国家（官方文件）在条约签署六个月内执行。该条约于公元1805年5月14日（Muhammaddan1220年）在库拉附近的在Elisavetpol地区的营地签署。 

二．欧安组织国家首脑里斯本峰会上欧安组织主席的声明（1996年12月）

1.众所周知，最近两年纳卡冲突的解决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完整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明斯克峰会副主席对调节各方所做的努力失败表示遗憾。
2.明斯克小组副主席提出了解决纳卡冲突的三个原则。这些原则是所有明斯克小组成员国所支持的。它们是：
—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纳卡地区的法律地位定义基于自决在阿塞拜疆内部授予纳卡最高的自治地位；
—保障纳卡地区和它的人民的安全，包括相互的义务以保证各方在重建时的妥协。

4. 我很遗憾有一个国家不接受这些原则。其他各方都接受这些原则。

5. 该声明将被纳入里斯本峰会文件。

三．欧安组织明斯克会议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冲突的第1416号决议（2005年）

1. 大会很遗憾的表示，武装冲突持续了十年之久，纳卡地区的冲突问题还没有解决。数十万人仍然流离失所，他们的生存环境极差。阿塞拜疆的部分领土纳卡地区仍然被亚美尼亚军队和分离主义势力所控制和占领。
2.大会表示了对军事行动和先于军事行动存在的种族敌对情绪的扩散的关切，这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驱逐并在主流民族地区的产生，类似于种族清洗这样可怕的概念。大会重申独立和从一个国家退出地区领土只有通过法律和和平方式有可能实现基于该地区的居民民主支持而不是由于武装冲突导致种族驱逐和对另外一个国家事实上的吞并。大会反复强调占领别国领土作为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国的义务，重申冲突地区无家可归的人的权利，安全和有尊严的归还他们的家园。
3.大会重申联合国安理会1993年做出的第822号决议、第853号决议、第874号决议和884号决议，并督促各方遵守这些决议，尤其是避免武装冲突和从占领地区撤军。大会也要求自身配合联合国安理会1993年第853号决议的要求，并因此敦促所有成员国避免提供任何武器和军火，进而有可能导致冲突局势紧张或者对领土的继续占领。
4.大会重申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2001年1月参加欧洲理事会做的承诺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避免对对方使用武力的危险。同时，亚美尼亚致力于利用其自身在纳卡地区的影响力来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小组敦促双方政府遵守承诺，避免武装冲突和军事行动。
5.大会重申欧安会部长议会同意1992年3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明斯克会议，以提供一个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论坛。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比拉罗斯、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联邦、瑞典、土耳其、和美国那时同意参加会议。大会召集这些国家尽力去和平解决冲突，要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团每年参加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其政府所做的努力。为了这个目标，大会要求它的局设置由这些国家代表团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6.大会对明斯克小组副主席们和欧安会主席办公室的私人代表所做的贡献表示尊敬，尤其是在1994年5月实现了停火和对直到今天的对停火遵守的监督。大会呼吁欧安会明斯克小组副主席们立即采取下一步骤，加速谈判以实现停止武装冲突的政治协议，各方应承诺召开明斯克会议。大会呼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利用欧安会明斯克进程，通过明斯克小组积极提交的和平解决冲突的与国际法相关规则和原则相一致的方案。
7.大会重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是联合国宪章的签署者，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3章第1段，应该按照国际法庭的法规行事。因此，大会建议如果在明斯克小组副主席们保护下的谈判失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应该根据法庭法规的第36章第1段，考虑国际法庭的审判，。
8.大会呼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达成政治和解，在大会内部以及其他论坛，例如高加索四方议会发言人会议，通过双边国际议会提高合作。建议双方代表团应该在大会分会期间见面以检视和解进程。
9.大会呼吁阿塞拜疆政府设立没有前提条件的接触，考虑到该地区的未来地位，双方委员会政治代表应该来自纳卡地区。在斯特拉斯堡为这种接触准备设施，重申亚美尼亚一方应该准备相应的听证会。

10.重申1570号（2002）劝告文件关于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难民的情况，大会呼吁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国为数十万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这都是武装敌对冲突和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种族驱逐的后果。
11.大会谴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媒体的任何刻画仇恨的报道。大会呼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通过学校和媒体在其人民之间达成和解，建立互信和谅解。没有这种和解，仇恨和不信任会在该地区蔓延以至于影响稳定和导致新的暴力冲突。任何问题的持续解决必须以这种和解作为前提。

12.大会呼吁欧洲理事会秘书长草拟一个行动计划，具体支持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达成和解的进程目标，并将该决议纳入关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决定行动。

13.大会呼吁欧洲理事会的地方和地区当局国会协助本地选举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代表，以建立互相接触和跨地区合作。

14.大会决心在欧洲理事会内部分析冲突解决机制，尤其是欧洲宪法的和平解决争议，为了给它的成员国提供更好的机制，这种机制应该能够和平解决双边冲突和内部争议，也应该能够减轻地方、地区社区和当局可能对人权、稳定和和平产生的影响。

15. 在2006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大会决心继续在规则下监督冲突的和平决议，决定重新考虑该事务。
四．联合国宪章（摘录）

第六章：争端之和平解决
第三十三条
（1） 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安理会将，必要时，要求各方通过这些方式解决争议。

（2） 争端之和平解决认为必要时，应促请各当事国以此项方法，解决其争端。
第三十四条
争端之和平解决得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磨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

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
第三十九条
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第四十条
为防止情势之恶化，安全理事会在依第三十九条规定作成建议或决定办法以前，得促请关系当事国遵行安全理事会所认为必要或合宜之临时办法。此项临时办法并不妨碍关系当事国之权利、要求或立场。安全理事会对于不遵行此项临时办法之情形，应予适当注意。

第四十一条
　　安全理事会得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此项办法得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

第四十二条

　　安全理事会如认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

作者的评论：很显然，联合国提供了法律可能性对“侵略行为”被定义地非常宽泛,它们完全犹豫，如果根本，与现在的“攻击者”有关。
法律可能性开放对联合国对“恶劣行为”非常广泛被定义，并且充分地使用他们极端犹豫地，如果，关于现代“攻击者”。
五．埃里温汗国统治者列表

1 Amir Sad-14世纪末-1410年
2 Pir Huseyn, Amir Sad之子，始于1410年

3 Pir Yagub (Pir Huseyn之子)，1420年

4 Abdul，Pir Huseyn之子，1430年

5 Uzun Hasan，1471年

6 Yagub Bek，由Jahan Shah任命，1440年
7 Hasan Ali of Garagoyun，始于1460年

8 Hasanbek,Bayandur之孙，1475年

9 Div Sultan Rumlu，始于1515年

10 Huseynkhan 苏丹，到1550年为止

11 Shahgulu 苏丹 Ustajaly，1550-1575年

12 Lapa 巴夏named Gara 穆斯塔法，from the rule of Murad 苏丹，1557年
13 Mahmudkhan Tokhmag, from the rule of Khudavend Shah，1576-1583

14 Farhad 巴夏，during the rule of Murad 苏丹，1583

15 穆罕默德 Sharif 巴夏，直到1604年

16 Amirhun 可汗 Khanjar，during the rule of Shah Abbas，1605-1621

17 Tahmazguku (Amirhun之子) 1635

18 Murtuza巴夏，during the rule of Murad 苏丹，1635

19 Kalbali 可汗，1636-1639

20 Muhamed 可汗Chagata Kotuk，1639-1648
21 Kosrov 可汗，1648-1652
22 Muhammedgulu可汗（Lada之子）1652-1656
23 Najafgulu 可汗1656-1663
24 Abbasgulu 可汗（Amirhun之子）1663-1666
25 Safigulu 可汗 1666-1674
26 Sarikhan Bey，replacement for 2 years 1674-1675
27 Safigulu 可汗（Tabriz 的 Rustam可汗之子）1675-1679

28Zalkhan 1679-1688
29Murtuzagulu(Nakhichevan的Muhammedrza可汗之子)1688-1691
30Muhammedgulu 可汗 1691-1694
31Zohrab可汗 1691126
32Farzali 可汗—Amirhun之孙（苏丹Ahmed统治期间）1694-1700
33Zokhrab可汗 1700-1705 阿卜杜拉 穆罕默德可汗1705-1709127
34Mehrali可汗1709-1719
35Aligulu可汗 1719-1725
36Radjab 巴夏 1725-1728
37Ibrahim 巴夏和穆斯塔法巴夏 1728-1734128
38Ali巴夏 1734
39Haji Huseyn 巴夏 Ali巴夏的副手 1734129
40Muhammedgulu 可汗 1735-1736
41Pirmuhammed 可汗 1736
42Khalil 可汗 1752-1755
43Hasanali 可汗 Gajar 1755-1762
44Huseyali 可汗（Hasanali 可汗的兄弟）1762-1783
45Gulamali可汗（Huseyali 可汗之子）1783-1784
46穆罕默德可汗（Gulamali可汗的兄弟）1784-1805
47Mehdigulu 可汗 1805-1806
48穆罕默德可汗Marhalinsky 1806-1807
49Huseyn 可汗与他的兄弟哈珊可汗1807-1827
六．地图

1 公元前3世纪的阿尔巴尼亚

2 第五世纪和第八世纪初的阿尔巴尼亚

3 阿拉伯占领下的阿塞拜疆和阿蓝
4 11世纪和12世纪中叶的阿塞拜疆

5 13世纪和14世纪的阿塞拜疆

6 15世纪的阿塞拜疆

7 16世纪的阿塞拜疆

8 17世纪的阿塞拜疆

9 18世纪下半页的阿塞拜疆汗国

10 俄罗斯帝国占领下的阿塞拜疆北部

11 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1918-1920）

12 阿塞拜疆共和国（行政划分）

13 亚美尼亚进攻的后果

作者注：以上的地图再一次说明，纳卡地区属于本来就坐落在此的历史国家阿塞拜疆。因此纳卡地区也在历史上就是阿塞拜疆的一个省份。

七． 图画和照片

1 亚美尼亚移民向阿塞拜疆迁徙

来源：俄罗斯画家V.Mahkov 1828年。《真实的历史、事实和文件》2005年，巴库，35页。
2 在Aghdara（Mardakert）的“150年移民”纪念碑，,1978.
3在Aghdara（Mardakert）的亚美尼亚移民纪念碑，1987。纪念性传奇遗失。

来源：Mahmudov，《真实的历史、事实和文件》2005年，巴库，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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